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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乡 和 身 世

新县在湖北省东南部，阳 长江南岸，

幕阜山脉北麓。在地形上属幕阜丘陵东部

盆地。丘陵多在海拔 米左右，西高东

低，盆地底部地势低洼 米，一般在海拔

以下，最低点为网湖沙 米，城嘴，海拔

在长江平均水位以下。因此，在阳新盆地即

湖泊，平原也是人工排水的湖沼。全县有大

小 座，大小河流山峰 条，大小湖泊

个，是全省湖泊最多的县之一。解放

前，阳新县防洪排涝能力很低，小雨小灾，

大雨大灾，无雨旱灾，是个有名的贫困灾

区。

阳新县古称“吴头楚尾”之地，历史悠

久。东汉末年开始设县，初名下雉，属江夏

郡。三国东吴时改为阳新县。此后历代以

富川、永兴、兴国等名置郡、府、州。清末时

名兴国州，属武昌府， 年 ）民国三年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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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州为县，复名阳新。它位于鄂（后为武昌）、江夏、浔阳（后为江

州）、豫章（后为洪州）之间，滨临长江，隔江与田家镇要塞相望，

其间有座半壁山，峙立江的南侧，山势陡峭，水流湍急，素有“长

江锁钥”和“铁锁长江”之称。境内山峦起伏，湖泽密布。又东近

武穴，北倚大冶，南靠幕阜山与江西九江相邻，扼长江和鄂、湘、

赣三省要冲，是武汉三镇的门户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自古以来

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相传春秋战国时期，武子胥曾驻兵于此，今遗

址尚存。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，就曾率部转战于此，

最后战死于毗邻的通山县九宫山。近百年来，这里发生了多次战

争。太平军曾在此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恶战，我村的附近并有太

平军的“万人坑”。

阳新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

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年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小

组，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阳新县委员会，在共产党的领导

下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，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、农民自卫队、儿童

团遍及县内各地。 年初，阳新的工农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，

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此非常恐慌，同年 月 日制造

了骇人听闻的“二 二七惨案”，成子英等九名革命者惨遭烧杀。

年 月至 年 月，李灿、何长工和彭德怀同志率红五

军第四、第五纵队开辟了以阳新为中心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；

年 月 日日寇侵占阳新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、

八路军，在此建立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，王震、王首道、张体学

等同志，都曾率领部队在此战斗过，牺牲很大，成为全国第一个

烈士县。

我于 月年 日出生于武昌府兴国州（今阳新县）

福寿区（今陶港区）青龙乡贾家门前屋的一个农民家庭。我们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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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位于网湖边上，水涝、旱灾频繁发生，我们乡下有句民谣“：下

雨水滔滔，无雨像把刀（形容田地干旱，硬裂如钢刀）”。大水多次

把村里种的田地和房屋淹没，血吸虫病猖獗。记得有一年村里受

灾，颗粒无收，灾后瘟疫流行，真是贫病交迫。我父亲万般无奈，

只得只身到黄石港向友人借贷，买了一小船蚕豆回来，以度难

关。

我小时候听老人讲过不少战争故事。在我记事时第一个最

深的印象就是“逃反”。当时军阀混战，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我县

拉兵拉夫，奸淫掠夺，无恶不作，闹得人心惶惶！一天夜里，我突

然被惊醒，发现自己在父亲的背上，他气喘吁吁地向船上跑，我

父亲小声说“：逃反。”并不让我出急问“：干什么 声，怕被附近

的北洋军队听到。我们就与村里几个人一起坐船划到湖中心的

道士山去躲避，以后遇到我不听话时，父亲还常用“北洋兵来了”

和“逃反”来吓唬我。

长期的天灾人祸，使我的家乡成为有名的贫困地区。

我的家境也随着战乱和天灾而时起时落，曾祖一辈尚能温

饱。我的父亲贾义生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，讲究忠孝仁义，且

写得一手好字。但由于祖父早死，家境衰落，靠祖母守寡抚养成

人，以后成家靠着祖父留下的三亩多 自耕自种维持一家生

计。母亲袁氏是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农村妇女，为了养活孩子，除

了不能下水田外，什么农活都干。她生了四男三女，我排行第三，

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三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大姐叫大顺，二姐名细

顺，大弟凤成，二弟东成，最小的弟弟是北伐军到来的时候生的，

父亲为他取名叫平等。九口之家靠祖父留下的三亩多田，自然生

活日益艰难。父亲为了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，想尽了办法，他主

要是种田，也做过工（榨油、织布），开过小鱼铺，还教过书，真是

士、农、工、商行行做过，但想养活一家还是十分困难。在迫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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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的情况下，只好把我的二姐和小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。二姐从

小就给宋家山姓陈的人家抱去了，小妹生下只几个月，连名字也

未取，就被一个姓冯的穷苦人家领走，给她取名“等”，等就是等

着生个男孩给她做丈夫的意思，藉以讨个吉利。骨肉分离，最感

痛苦的莫过于我的母亲。在二姐和小妹妹被抱走之后，她常常暗

自哭泣，尤其是知道我的妹妹后来生活过不下去靠乞讨为生，更

令其痛心至极，每日以泪洗面。无奈自顾不暇也没有办法。当时

风气渐趋开化，不少地方开始提倡妇女天足，可是阳新地区比较

闭塞落后，我的母亲仍然要给大姐缠足。每当我见到大姐被迫缠

足而浑身发抖，痛苦不堪，放声大哭时，总是帮着姐姐向母亲求

“”你看姐姐多么可怜 ”母情，苦苦哀求道“：别缠足吧 亲自己也

饱尝过缠足的痛苦，有时也发出同情的叹息，但她却总是无可奈

何地答道“：不行呀！不缠足，将来嫁不出去，怎么办？”我当时天

真地回答说：“嫁不出去，就留在家里好了，我将来养活她不行

吗？”母亲听后只是摇头苦笑了一下，仍继续把姐姐的脚紧紧缠

裹起来，这并不是母亲不疼爱女儿，而是她受旧观念的影响太

深，一时无法解脱出来。

我的父母满以为把两个女孩送给人家之后，只要他们勤俭

持家，其他五个孩子都可以养大成人了。其实不然，后来，我的二

弟凤成，三弟东成先后患了天花、麻疹，因无钱医治，一个接一个

夭折了。最小的弟弟平等也由于从小营养不良，以后得了肺结核

病，拖了几年， 岁时，也离开了人世。

我从小跟在父母身边劳动，帮着干点轻便的农活，先是放

牛，以后种地插秧都学着干，冬天还跟着父亲去湖里捕鱼。父亲

榨油、织布，也把我带在身边，帮他做些辅助劳动。由于父母的辛

勤劳动和家庭负担逐渐减轻，家境日渐改善，除了满足全家五口

的吃穿外，还陆续买进了一些田产，此时共有水旱田十来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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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私塾、小学和县中读书

我出生时，母亲在床上发现一条小蛇，当时有封建意识，认

为是个好兆头，尤其见生下是个男孩，父母心中更是喜不自禁，

便给我取乳名“龙成”，表示望子成龙之意。这时家境逐渐好转，

我又是长子， 岁那年父母便决定送我上四叔贾万宝任教的私

塾读书，并取学名“再恒”，希望我求学有恒。四叔教学严谨，背诵

书要求不打嗑巴，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，我当然不敢怠惰，学习

成绩颇得好评。他在我村修族谱时，曾为我写有“颖悟过人，来日

定当为家族争光”的评语。四叔后因家中人口日增，教书难以

口，乃挂牌行医。父亲便送我至张谷才私塾，受教于我乡有名塾

师冯伯竟先生。一年后冯先生停教，父亲深恐我学业荒废，不得

已就亲自在我村设馆教了近一年的书，由此足见父亲爱子之心

真是无微不至。

我在私塾先后读了五年书，在这五年中除农忙时参加一些

农业劳动外，其余时间都能安心读书。我读了《三字经》、《幼学》，

还读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 五经中易经、礼记未读）和唐诗三百首，

并开始学作诗，虽此时多是囫囵吞枣，没有深刻理解其意，但仍

得益不小。

年春天我 岁时，我考进了福寿区（现为陶港区）高

等小学。这是一所由当地有关人士为适应时代，发展区内的文化

教育，筹措经费，遴选师资而创办的一所新学堂。校址最初设于

江云的江氏宗祠内，因房屋少，建筑陈旧，不久即迁往张氏宗祠

内。此处不仅房屋条件较好，而且四周围绕着树林、田野和池塘，

环境幽静，空气清新。福寿区高等小学迁到张氏宗祠后，得到当

地人士的支持，他们为了保证学校用房，搬迁、腾让祠内原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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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塾用房，并为师生添置生活和学习用品。当地人士为了方便学

生学习，新开设了文具商店。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、算术、英

语、历史、地理等。校长罗锦早年致力于科举，后来毕业于省立博

物馆专科学校，曾在县内公私学校执教多年，教学经验丰富。建

校初期，教师力量较薄弱，老师多为小学毕业。为此，当时有一批

在外地读书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士表示不满，引起一番激烈争

论，要求提高教师水平，以免误人子弟。后来，学校不断充实教师

队伍，提高师资质量。先后在校任教的知名人士有著名中医冯惟

贡，其文学水平较高，受到各界人士的尊重，还有晚清秀才贾楚

卿等。我学习努力，成绩较好，特别是国文受到以上老师的教育，

进步也较快。

年春考入湖北省立阳新我高小毕业后，于 中学校。这

年所学校创办于宣统二年（ ），原名为兴国州中学堂，是阳

新县创办的第一所中学。

兴国州中学堂最初实行清朝光绪年间的“癸卯学制”。其办

学的宗旨主要是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五大端。实行春季

招生，修业期限为五年。开设课程有修身、经学、国文、英文、历

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博物、格致、图画、体操等。各课教学内容均由教

员自编教材，自选范文，自定标准。学生在校期间着装统一（夏白

冬青）。

年中华民国成立，政府明令将所有学堂改称学校，兴

国州中学堂随之改名为阳新县中学校，执行民国元年颁布的“壬

子学制”，修业期限四年。学校废除前清所提倡的“忠君”“、尊

孔”等办学宗旨，取消“经学”“、格致”两课，增设物理、化学、法

制、手工和乐歌等课。采用商务印书馆按部颁教学大纲编印的教

材。

年政府颁布“壬戌学制”。学校实行新学制，规定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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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为三年。校名改为“湖北省立阳新中学校”。课程设有：社会、

算术、言文（包括国、英两门）、自然、艺术、体育等六门。学校当时

设在县城孔庙内，共有两个班，约百余人。我初进一年级，乡里人

能进城里读中学，感到很新鲜，也觉得很不容易，更加努力学习，

但只读了一个学期。同年秋，北伐军攻克阳新，局势大变，社会开

始动荡不安，学生大量退学，教职员工因待遇过低而纷纷离校，

学校被迫停办。我也就停学回乡了。

无论在私塾、小学和县中，我都对语文特别感兴趣，在课余

也常读《古文观止》一类书籍，故在学校作文成绩较好，备受老师

赞许。父亲看到我各科成绩都还不错，语文成绩特别好，也很高

兴，但又有些怀疑作文不是我自己做的，每次回家（当时我住在

学校，每半月才回家一次），第一件事就要我将作文背诵出来，还

要求我多读、多想、多写、坚持不懈。父亲对我这样严格要求，使

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，并且有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和

通晓了一些历史知识。真是“黄金未为贵，师严价更高 我的父

亲既是慈父又是严师，言教身教，对我影响最大，终身难忘。

震惊幼小心灵的乡村械斗

阳新乡村当时由于地产和其他家族纠纷，大小械斗时有发

生。在我幼年时期，曾遇上过两次震惊心灵的械斗。时至今日，

每当我回忆童年往事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一次是同族相斗，发生在我 岁的时候，事件起因乃由于贾

氏聚族而居，是当地的大族，在贾家门前屋村居住的一百多户，

分为六、七、八三房。七房人丁兴旺，又出了一个秀才贾肇光领

头。这个秀才仗着人多势众，在乡里横行霸道，不可一世，常欺压

六房和八房的人，许多人敢怒不敢言。此次，七房秀才一家人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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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霸占六房一块宅基地，强行在这块宅基上树起一块界石，六房

的人自然不能答应，引起争执。秀才蛮不讲理打了我的二叔公。

我的父亲至为气愤，认为秀才的七房既霸占六房宅基地，又打六

房的人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全六房人也都感到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

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我家中商量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结果大家一致认

为这次要同七房斗争到底，一定要把霸占的宅基地夺回来。当时

个个怒气冲天，摩拳擦掌。于是在当天晚上，父亲和四叔带着全

房的青壮年手拿棍、棒、刀矛和锄头，一齐冲出去，把七房树立的

界石拔掉，再立起了我们六房的界石。七房的人见六房的人这次

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，又很有准备，也感到自己理亏，七房

内部也有人反对秀才恶霸行为，他们闭门不出，未敢抗拒，因而

这一场残酷的械斗，幸未发生。然而各家的妇女和孩子，由于从

过去的械斗中看到打得伤的伤、死的死的悲惨情景，大家都十分

担心这次同族间的械斗，特别是我的母亲哭得格外伤心，因为她

知道这次我父亲是领头人，很可能招来不测之祸，万一两房人打

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一家大小怎么活下去呢？那天晚上，我在床

边见到母亲在床上哭，也抱着母亲哭成一团，直到父亲和六房的

人平安归来，才使我们全家放下心来。但是七房秀才对这次失败

并不甘心罢休，他自以为秀才会动笔杆子，乃恶人先告状，告我

父亲和四叔占他的宅基地，以至对簿公堂。被我父亲、四叔据理

力争，把秀才驳得体无完肤，哑口无言，最后他以败诉而告终，从

此再也不敢张牙舞爪，随便欺负人了。村里人都说，秀才竟败在

了一位年轻人手里。

另一次是异姓械斗。我们家乡的网湖，其边缘地区，每到秋

天湖水下落，水草长得很茂盛。湖中水草可以喂牛、喂猪，乡里人

常为争夺这些水草地占有权，发生争斗。在我 岁那年（

年），一天父亲正外出办事，不巧就在这一天，我村的人在割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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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与邻村张家湾的人发生争执，我堂兄肇先竟一怒之下大声一

吼，纠集村里一百多人，拿着棍棒、刀、戟等冲到网湖边同他们打

了起来。在这场混战中，张家湾有三人（二男一女）被打死了，我

村也有一些人被打伤。张家湾因死了人当然不肯罢休。他们一

方面到县衙门告状，同时准备再与我村拼个你死我活。当我父亲

闻讯赶回时，无奈祸已铸成，无可挽回。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

大，造成更大的悲剧，他一面严斥堂兄不应带头闯祸，另一面主

动提出与对方谈判，表示愿意赔偿损失和安抚死者家属。但张家

湾已向县府告状，指控我堂兄肇先为凶手，四叔为主谋，声言非

将主谋和凶手捉拿归案抵命不可。我父亲想到堂兄和四叔毕竟

是自己亲属，而且四叔对此次械斗事先也不知道，确实冤枉，既

被指控为凶手和主谋，就必判重刑。父亲准备自己主动到县里去

顶罪坐牢，这样可能会得到从轻处理。他对我母亲说“：我要去顶

罪坐牢，进了牢里，可以结鱼网维持生活，不用几年就会出来，家

里生活可能会苦些，你一定要带好孩子，等我回来。”母亲一听到

这些话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起来，她心里明白我父亲的

仗义行为，但是亲人无罪，替人受过坐牢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我在一旁听到父亲的话和看到母亲痛哭的情景，吓得大哭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县里来了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（当时称洋枪队），来

村捉拿凶手，全村老小几乎都逃走了，只有父亲却拉着我不逃，

沉着地应付，以免那些警察找借口放火烧屋和洗劫财物，从而招

来更大的灾难。我父亲除了用饭菜热情款待外，还要我向那个警

长下跪求情，同时随警察同来的张家湾人，也向警察说明贾义生

是好人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我们并没有告他。因此警察没有逮捕我

父亲，因村里其他人都逃走了，捕不到一个人，只好悻悻而归。以

后经官民多方调解，最终以巨额赔偿结案。为了这个赔偿，把贾

门前村祖宗传下来的公共财产全部卖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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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械斗均发生在我幼年时代，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，

日后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一、使我把父亲孝顺祖母、

为人仗义、乐于助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；二、使我认识到械斗

的残酷性，轻则致伤致残，重则置人于死地，而且还为此倾家荡

产。这种同族同乡人自相残杀实在害己害人，应该引为殷鉴！

　当　儿童团长

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

和领导下，全国各地工人、农民、妇女、学生等革命运动蓬勃兴

起，特别是湘、鄂、赣等省的农民运动更是汹涌澎湃，工会、农民

协会、妇女会、儿童团等，有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建立起来，与北伐

军共同战斗。

北伐战争开始后，由于得到工人、农民的积极支持，北伐军

节节胜利，势如破竹，很快占领了湖南等省，包围了武汉，不久就

打 年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属的王占元、陈家祐的部队，

秋又来到了我们阳新。北伐军官兵人人佩戴着“爱国家、爱百姓、

不怕死、不要钱”的字符，官兵同穿草鞋，部队纪律严明，对老百

姓不仅秋毫无犯，而且处处帮助百姓，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

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所到之处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。我们阳新

中学学生革命情绪更是无比高涨，上街游行和登台演讲，热烈欢

迎北伐军，县城里洋溢着一派革命气氛。后来，县中停课，我回到

家乡，看到农村也出现了一派欢腾景象，令我兴奋不已。

由于阳新县农民一直与贫苦挣扎、搏斗，他们积极拥护北伐

军和农民协会的主张。家乡的农民协会、儿童团等革命组织，也

很快建立起来了。我的二伯贾方南任农会会长。我被推举担任

儿童团团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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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最积极的是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和他

们的子弟。我们唱的是“：打倒列强、除军阀”，并到处贴标语，喊

的口号是“：打倒土豪劣绅！“”一切权力归农会！”坚决与土豪劣

绅的罪恶行为作斗争，并反对旧风俗、旧习惯，如赌博、敬鬼神、

妇女缠足等等。贫苦农民兴高采烈，而土豪劣绅则胆颤心惊，不

少人都逃往城里去了。

我当时仅有 岁，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后，常常拿着铁棍

跟着大人去斗争土豪劣绅，也常常自行带领着儿童团员去斗那

些平日欺压老百姓的坏人，不分亲疏，不管是不是本族的，哪怕

是至亲、好友，只要他们欺压老百姓就进行斗争。其中有一个我

的本家，是我一个要好同学的父亲，就被我们斗得直讨饶，吓得

他再也不敢对农民作威作福了。

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 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接着又在武

汉地区策动夏斗寅部叛变革命，后来夏部被骁勇善战有“铁军”

之称的北伐军叶挺的部队打败，其残余部队逃窜到阳新一带，疯

狂镇压农民、学生运动。本地一些被农民斗得表面老实、或逃出

去又回来的土豪劣绅与夏斗寅等的部队互相勾结，大搞反攻倒

算，杀人放 月火。 年 日，在县城里成子英等九名工会、

农协、学生会的成员，被他们捆绑并用棉絮包起来，浇上火油，活

活烧死，真是令人惨不忍 二七惨睹，这就是阳新有名的“二

案”。

面对这种白色恐怖，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，他们仍继续组织

农民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，常常昼伏夜出，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

其人之身。我的家乡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焦点之一。由

于农协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敌人，只有一些刀矛之类的武器，因此

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。此时儿童团活动被迫停止，我在家无事可

做，父亲怕我外出惹事，要我教私塾，教几个堂弟和堂侄，将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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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

由于我当儿童团团长，斗争比较积极，得罪了不少土豪劣

绅，在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之后，父母为我的安全十分担忧，他们

认为那些土豪劣绅是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母

亲说：“龙成这孩子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他也是国家的孩子，

还是想法让他脱离虎口吧！”为了使我 年父免遭不幸 亲便，

带着我离开了家乡，去黄石港谋生。就这样，年幼的我便与儿童

团和农协会失去了联系，尽管保住了个人一时的安全，却使我走

上了另一条坎坷、艰难的道路。

随父亲背井离乡

年父亲带着我离开家乡，从武穴搭小轮船溯长江而

上，到达黄石港登岸。他关照我留在码头上看管好所携带的四五

件行李，就去找朋友来帮忙。当时码头上很乱，偷窃的、结伙公开

抢劫的都有。我又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年幼无知，话听不懂，心里直

发慌，真盼望父亲早点回来。可是一等再等，总是不见他回来，我

简直急得快要哭起来了，但又怕哭出声来，引起坏人的注意，认

为我弱小可欺，只得勉强忍着。这时正有人从我身后将一件行李

推到他自己的脚下，并且还有一只行李包已被一个歹徒偷偷地

拎到手里，我于是鼓起勇气将坏人手里的包夺回来，再把另一件

推倒的行李也放在自己面前。

正在我难于应付的时候，父亲带着他的朋友来了，真使我喜

出望外。旁边坐着的一位老人对我父亲说：“要不是这个孩子机

灵，你的行李包可就没有了。”我父亲为此感到很高兴。他的朋友

知道码头上情况复杂，不能久留，便催促我们带着行李赶快离

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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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把我带到他朋友安排的一个地方住下，便买来一部木

制土织布机，要我跟着他一起学织布，以维持生活。而我们对浆

纱技术不熟悉，浆出来的纱很脆，老是一碰就断，这样非但赚不

到钱，反而要亏本。于是我向父亲提出，这种活我干不了 父亲

也感到我年龄还小，不适宜干这种活，只得停下来另谋生计。他

又怕我荒废学业，影响前途，总想还让我读点书，苦于学费无处

筹措。我父亲到处奔走，总算得到朋友的帮助，借了点钱与人合

伙开了一爿小鱼铺， 口之外，还略有剩余，经每天的收入除了

营了一段时间，他便决定送我去武昌继续升学。

年春，父亲将我送到武昌，我考进了私立荆南中学读

初中二年级。这所学校坐落在蛇山之麓，历史较久，设备也较完

善，教师水准比阳新县中高，是武昌一所小有名气的中学。

我一个初离乡井的农村清寒学生，进了大城市这样一所学

校求学，深感来之不易。 年年末，正当我发奋读书的时候，

突然接到父亲朋友发来的急电“：父病重速归。”我当时即预感到

情况不妙，急得大哭起来。思前想后，越想越多，越想越愁，回忆

我父亲为了养活我们一家老小，为了送我读书，几乎年年月月，

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劳，耗尽了心血；想到他多次为了逃避战乱，

背着我逃难；再想到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总是不顾个人得

失、安危，挺身而出，为之排忧解难；他凡事讲忠恕，忍让为怀，劝

人为善，宁肯自己吃亏，决不占别人一分便宜，所以赢得了许多

人的尊敬，要是失掉了这样一位好父亲，我和我的一家怎么办？

当我向学校请准假坐船回到黄石港时，传来了父亲已经去

世，遗体用木船运往田家镇的消息。我更是心如刀割、痛不欲生，

但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，希望这不是事实，想尽快赶到田家镇去

了解究竟发生了怎么一回事。当我到达田家镇，母亲也带着小弟

从家中赶来了，悲惨的场面，使我如梦初醒，父亲是真的永远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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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了人世！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，全家人的唯一依靠没有了，今

后一家老小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在我叔叔和父亲生前朋友的帮

助下，就在田家镇草草地将父亲安葬了。

我母亲考虑到家乡的情况和我的前途，要我向亲友借点钱

继续回武昌读书，但借钱读书能有几分把握呢？那时对我来说，

真像是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，随波逐浪，不知何处是归宿，最

后只得遵母命返回武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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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钱受辱，愤而当兵

年 月间，我办完父亲丧事

后，回到武汉，仍在荆南中学读书。这时与

阳新家乡母亲、弟弟的联系完全中断。我在

武汉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毫无着落，只有

依靠表叔冯康平的资助。康平表叔很早就

离开家乡，后来回阳新时来过我家，与我父

亲的关系较好。这时他任武昌第七小学校

长，生活并不宽裕。康平表叔看在与我父亲

的情分上，再加上见我年纪轻，想读书，所

以对我还好，愿意给些资助。我的表婶娘情

况就不同了，她认为帮助我读书，是她家一

个负担，总是有些不愿意。为了读书我就更

加省吃俭用，勤奋学习。

住校的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我

为了节省这笔费用就搬到武昌三道街阳新

同乡会会馆的一间小屋子里与人合住。当

时阳新人来往于武汉时都可住在那儿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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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付房钱。我自己又买了个小洋油炉子，每天自己烧稀饭买点咸

菜，或下点面条充饥，至于添衣服和零用钱就更谈不上了，生活

极为艰难。这种艰苦的生活对我是一个磨练，培养我吃苦耐劳的

精神，同时因为缺乏营养，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了。国难当头，

家庭离散，生活的艰难，社会的不平，人情的冷暖又促使我拼命

读书，总想多读些书寻找出路。我常思念在乡间的母亲和幼小的

弟弟，因家里缺乏劳动力，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我还苦，这就更

加激励自己刻苦读书。

学校要缴学费了，米也吃光了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拖

着沉重的脚步向表叔家走去，因为我非常不愿意和害怕见到表

婶娘，她那冷漠的面孔总是刺痛着我幼小的心灵。表叔家住在武

昌汉阳门附近。因为没有米了，我中午饭也没有吃，下午一点多

钟走进他家。那天表叔不在家，表婶娘正在和人搓麻将。她见我

来了装作没看见，我叫了一声“：表婶娘。”她理都不理，照样有说

有笑地与人打牌，我只好站在一旁不再吭声了，就这样万分无奈

满腹心酸地站了一个多小时，眼泪在眼眶里滚动，但我对自己

说，绝对不能哭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表婶娘骂了一声“：倒霉！”原来

她今天手气不好，连输了好几盘，于是就把火发到我头上来了。

她抓起一张五元的钞 我票向我扔过来，还狠狠地骂我：“穷鬼

一听她骂我，这般瞧不起人，就再也忍不住了，把钞票拾起来撕

成碎片扔在地上，扭头就走。我一面哭，一面走，心想，我宁肯饿

死也决不再向她借钱了。

然而这茫茫大千世界，何处可去呢？别说交不出学费再无法

读书了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又怎么能熬下去呢？我一个才十几

岁的小孩子，就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，尝到了人间的辛酸苦辣。

我饿着肚子，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在黄鹤楼与蛇山之间没精打

采地踱来踱去。我想到了母亲，就很想回阳新去，可又不敢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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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讯隔绝我无法了解家乡的情况，再加上回家的路已被封锁又

无路费，身边仅剩几角钱了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踱来踱去，最后

荡到了汉口。我突然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四十八师教导队招学

兵的布告。我眼前似乎出现了生路，心中感到有点希望，连呼吸

都急促起来了。我想没有别的出路，只有当兵去。这时我又想起

了平日里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语：“日本帝国主义正对我国东北虎

视眈眈，亡我之心不死。“”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既然不能读书，

何不效法班超投笔从戎，报效国家呢？我在校时和好几个同学曾

议论过这个问题，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，只是想等自己读完中

学，长大后再去。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，生活把我逼上了当兵这

条路，我也没多考虑，便跑到招兵站去报了名。招兵站设在汉口

的刘家庙，招兵站的人对我说，入教导队和一般的兵有些不同，

入伍后就可享受上等兵的待遇，毕业后先作军士用，后作军官培

养。就这样，我于 年下半年入伍当兵了。

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原属北洋军阀张宗昌、褚玉璞的部下，

这时刚刚反正过来，投靠蒋介石，正在河南参加蒋介石与冯玉祥

的战争。徐源泉在旧军队混了很久，他知道尽管自己投靠了老

蒋，但老蒋是不会把他当作嫡系部队来对待的。他要想保住自己

的地位，必须牢牢地控制着一支部队，这就需要培养自己的干部

才行，为此他决心成立教导队。他在汉口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招兵

布告，因为他是湖北人，意在自己的家乡招生。

少年从军，备尝艰辛

布告说是要招考教导队，实际上只是由教导队的军官随便

问上几句就进去了。当时我们在硚口刘家庙受训，一开始只有一

百多人，大家都睡在地上，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草，上盖一条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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